
莫让房子摧毁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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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随笔
【夕花朝拾】

经历过物价飞涨、民
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就更
能深切体会到物价稳定、
安居乐业的可贵。

物价记忆
□黄秉忠

□朱丽娟

老婆要“去唐朝”
□邱发平

我连连点头说，岁月
就是一把杀猪刀，心宽体
胖的人耐割。她十分满意
地睡美容觉去了。

【若有所思】

【生活手记】

若有恨，就想想对方的
好；若想忘，就想想对方的
坏；若相爱，就要容纳对方
的好与坏。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与女朋友相处了
多年，只因没攒够装修房子和筹办婚礼的
钱，所以婚事一直拖着。

我不明白，为什么结婚一定要住新
房子、攒那么多钱。婚礼是演给别人看
的，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太高调实在
没意思。不少人有办好一场婚礼的信心
和准备，却未必有过好婚后日子的准备和
信心。

“有情饮水饱”，大概只能停留在爱情
初始阶段。普通人的爱情是有人给你做
饭，富人的爱情是有人请你吃饭。普通人
的最大悲哀是饭做好了，结果另一半说晚
上有人请客。我不知道金钱、房子摧毁了
多少爱情，幸福虽是一种感觉，却需要一
个载体。假如河对面是一片幸福乐土，有
钱的可以坐船过去，穷人就只有冒险下河

游过去了。当所有人向幸福靠近时，物质
条件决定了靠近的难易程度。可是，坐在
宝马车里悄然哭泣的女孩，看到情侣在路
边摊儿无比开心地品尝小吃时，她的心是
否颤抖了一下？她的记忆里是否也有似
曾相识的画面？

中国人家庭观念重，想拥有一套房子
无可厚非。不过梦想是兴奋剂，现实是镇
静剂，这两个东西服用多了，都会让人处
于病态。如果所有人的梦想变得大同小
异，这只是愚昧的表现。过去的人给女
子缠足，如今人们给自己“缠”脑子，一
生都在围着房子转，活着要买大房子，死
了也要进入好的墓地，难怪房屋开发商能
那么淡定。

我是直到谈婚论嫁时，才知道老公的
经济状况。我一直认为，女人不要为物质

而结婚，只要他足够爱你，就有足够的力
量为你创造一切。如果你觉得爱情无法
撑起现实，那就别总是以爱情之名说事，
你只是在找生活搭档。

不少女人总爱说：“我觉得他变了。”
他真的变了吗？更多时候是你的爱情期
望值太高。其实，我们所爱的人并没有多
大的变化。我们埋怨夏天阳光太毒辣，却
忘了冬天它像鸭绒被一样温暖。世间没
有完美的事物，我们爱上一个人的优点，
就注定要无条件地接受其缺点。别那么
较真儿，一旦我们被自己设定的理论束
缚，做事就会变得十分偏激，回头想想，其
实很多理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若有恨，就想想对方的好；若想忘，就
想想对方的坏；若相爱，就要容纳对方的
好与坏。

如果培育出一个126斤的冬瓜，瓜
农肯定高兴坏了，拿去参展，这冬瓜说
不定还能获得“瓜王”称号。如果一个
女人拥有如此重量，她的老公会是什么
心情呢？

看着与房价上涨一样快速增加的体
重，老婆茶饭不思，更是拒绝吃冬瓜，因为

“冬瓜”这一绰号已经如影随形地纠缠了
她十几年。我只好将自己的拿手菜冬瓜
老鸭汤改成酸萝卜老鸭汤。

看着花花绿绿的漂亮裙子，老婆爱不
释手，我很大方地说，如果你喜欢，我马上
去刷卡。因为我知道，“冬瓜”老婆嫌穿裙
子难看。

事实上，我低估了老婆的毅力和决
心，她为了一条裙子，每天只吃两个苹果，
爬了半个月的楼梯，练了一个星期的瑜
伽，感觉身轻如燕了，然后穿上我给她买
的裙子，晃来晃去地问，漂亮不？性感

不？晃得我头晕，我只好点头赞叹“让六
宫粉黛无颜色”。看着她一脸菜色，我便
抽自己的嘴巴。看我诚恳认错，她就请我
去餐馆庆祝一下。见她大快朵颐的样子，
我斗胆直言，岂不是前功尽弃？她头也不
抬地说，吃了这顿再说。

老婆总是问：我是个“冬瓜”，你到底
喜欢我什么？我满脸真诚地说，冬瓜能清
热解毒，绝对是消暑神器。我还故作神秘
地说，吃冬瓜还能减肥呢！真的？她眉间
顿时舒展开来。看来，我们又可以喝冬瓜
老鸭汤喝了。

有一天，老婆满脸乌云地回来了，气
呼呼地说：刚才在街上有人叫我“肥妹”，
我不是刚瘦了两斤吗？这人什么眼光！
我说，重点不在“肥”，而在“妹”，人家的意
思是指你很年轻，你应该高兴才对。

老婆听了恍然大悟，觉得很有道理，
接着说起她的某某同学、某某朋友才30多

岁，看起来却一脸老相。我连连点头说，岁
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心宽体胖的人耐割。
她十分满意地睡美容觉去了。

对于减肥，老婆空有雄心；对于美
食，老婆无法自拔。于是，看穿越剧成了
她逃避现实的最好方式。一天晚上，我
正在梦乡里，老婆突然幽幽地冒出一句：

“我要去唐朝！”我问她去唐朝干什么，她
说：“到了唐朝，我就是杨贵妃级的美女
呀，到时候你要记住带一箱荔枝来看
我。我要是成了贵妃，你就可以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不用再打工了。还有，别
忘了给我带一台电脑，我还要玩偷菜
呢！”我点点头，再一想，不对呀：“你成了
贵妃，岂不成了别人的老婆？这年头找
个老婆这么难，找个‘冬瓜’一样的老婆
更难。还是好好睡觉吧！”

老婆听了，搂着我说，明天煲冬瓜老
鸭汤吧。嗯，我搂着“冬瓜”，觉得特实在。

经历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艰难岁
月，就更能深切体会到物价稳定、安居乐
业的可贵。本人的生活经历，就很好地说
明了这一点。

1953年3月1日实行币制改革，新版
人民币1元相当于旧版人民币1万元，日
常购物单价多以角、分计，虽然当时人们
的工资普遍很低，但一般都能养家糊口。
当时，我每月工资虽然只有十几块钱，却
足够个人生活支出，而且常有节余。

1953年冬天，我在武汉花80多元买
了1块手表，不算名牌，却是地道的瑞士产
品“西格马”。这块手表伴随我度过了生命
中的黄金时期，直到20世纪末才“光荣退
休”。时至今日，我还想不起在当年工资收
入那么低的情况下，是怎样攒下这笔巨款
的。可供参照的是，1951年9月至1952年
2月，我被派到北京参加“劳动工资干部培
训”，按规定在京期间和往返途中都有补
助，大概拿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助。

1954年9月，我从汉口来到洛阳，市

委机关在老城民主街，办公和居住用房都
租用市民的院子，出门就是街道，经常能
听到街上过往农民的叫卖声。1955年春
夏之交，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农民，着满
满一篮鸡蛋，我问啥价，他说1元买 45
个。我不禁惊讶：怎么会这么便宜？！

1957年春节前夕，我在老集花6角钱
买了2斤牛肉，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月，洛阳街头有很多流动小商
贩，很多东西便宜得难以想象。记得当时
烧鸡腿2角钱1个，鸡翅5分钱1对。以此
估算，整只烧鸡售价不会高于1元。只是
当年生活清贫，买个烧鸡腿解馋，还要下
一番狠心，我没有买过整只烧鸡。

当年实行粮食限量供应，有时大米质
量虽差一点儿，但价格很稳定，每斤一角
几分钱，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是每
斤1角4分。标粉每斤1角6分，最高也只
卖到每斤1角8分。

1950年年初，干部待遇逐步由供给
制、包干制改为工资制。1956年2月25

日，我的日记显示，当天下午认购经济建
设公债60元，虽然花去了一个半月的工
资，但基本不会影响生活。这可以印证
1955年我每月工资为38.5元。

当年的稿酬也相当低，不过档次拉得
较大。1956年前后，《洛阳日报》的新闻
报道类稿件，每篇稿酬2元到3元。副刊
上的杂文，稿酬相应高一些，《人民日报》
每篇8元，五六百字的“大家谈”每篇6元；
《洛阳日报》的千字文每篇6元。理论性
文章的稿酬就更高一些，1956年，我在
《学习》杂志和《河南日报》理论版上各发
表过1篇1000多字的稿子，稿酬都是17
元。这在当时可以买两双较高档的皮鞋，
或做一套较高质量的毛呢大衣。

当年，我靠每月30多元的工资，养活
了一家人。后来妻子有了工作，每月工资
从最初不到20元，后来逐步增加到28元，
我的工资也有所增加，两人月收入共计
60多元，养育了3个子女。如今回忆起
来，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